
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８６／ｃｙｘｂ２０１５４１３ ｈｔｔｐ：／／ｃｙｘｂ．ｌｚｕ．ｅｄｕ．ｃｎ

孙启忠，柳茜，陶雅，徐丽君．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草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１８０－１９０．

ＳＵＮ　Ｑｉ－Ｚｈｏｎｇ，ＬＩＵ　Ｑｉａｎ，ＴＡＯ　Ｙａ，ＸＵ　Ｌｉ－Ｊｕ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１８０－１９０．

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

孙启忠１，柳茜２，陶雅１，徐丽君３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１０；２．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研究所，四川 西昌６１５０４２；

３．呼伦贝尔国家野外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汉代输入苜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不是由张骞引入的在认识上还有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考

证归纳方法，从张骞通西域的背景、动机目的，乃至经历与影响，以及张骞带归苜蓿种子形象的产生等方面出发，对

张骞与苜蓿引入的关系进行了考释梳理。到目前为止，对张骞引入苜蓿种子的看法主要有４种观点：（１）张骞引入

苜蓿种子说；（２）张骞未引苜蓿种子说；（３）张骞传递苜蓿信息说；（４）张骞通西域纪念说。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

史料可证明张骞就是取回苜蓿种子的汉使，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苜蓿进入我国与张骞通西域密不可

分。张骞从西域带回了大宛国盛产苜蓿的信息，为后来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奠定了基础。或许

在苜蓿进入我国的过程中，由于张骞带回来的信息，使汉朝知道了大宛国盛产苜蓿，并且是汗血宝马最爱吃的饲

草，也正是有了这些信息作支撑，汉使才取回苜蓿种子。因此，不论张骞是否带回苜蓿种子，他在苜蓿传入我国的

过程中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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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为西域物产［１－２］，自东汉王逸将苜蓿与张骞联系在一起，到魏晋南北朝张骞成为引入

苜蓿的汉使已广为流传［３－９］，迄今为止，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已深入人心，影响甚广［１０－１８］。张骞是不是带归苜蓿

种子的汉使，由于司马迁的略而不记，以致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肯定、揣测、质疑从古至今纷争不断［１９－２３］。随着对

西域史特别是对张骞研究［２４－２６］，乃至西域物产［如汗血马、葡萄（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苜蓿、石榴（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东传研究的不断深入［２７－３１］，对张骞与苜蓿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从而就此问题也出现了几种看法。一

是张骞是汉代苜蓿种子的引入者［１０，３２－３５］，二是张骞没有带回苜蓿种子［１９－２３］；三是张骞仅带回大宛国有苜蓿的信

息［２２，３６－４１］，四是将引进西域植物（如苜蓿）功归张骞以纪念“凿空”之壮举［４２－４３］。就张骞与苜蓿引入我国的问题，许

多学者已有所考证和论述［１０，４４－４６］，本文以这些论述为基础，试图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动机、张骞输入苜蓿形象形成

与苜蓿种子引入说、苜蓿信息传递说，乃至苜蓿附会说或纪念说等方面进行考释，以期阐明张骞在汉代苜蓿传入

我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聚信释疑，为我国苜蓿起源乃至苜蓿史研究提供依据。

１　张骞通西域

１．１　出使西域的背景

西汉初年，汉帝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经常抢劫边境，杀掠百姓，甚至几次攻入内地，给汉朝造成严重威

胁。由于经济实力不足，汉初几个皇帝都对匈奴的入侵无能为力。直到汉武帝时，国家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

息，生产发展，有了较强的国力，于是汉武帝决定用武力彻底解决北方边患问题。即使在这时，汉朝也不想冒

单兵作战的风险，希望找一个同盟者，共同对付匈奴。匈奴有一个宿敌，称“大月氏”。为和大月氏结盟，汉武帝

向全国招募志愿者出使大月氏，汉中成固人张骞应招［３５，３７］。

１．２　出使西域的经历

汉武帝建元２年即公元前１３９年（亦说建元３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张骞率领一个百余人组成的使团从首都

长安出发，取道陇西，踏上通往遥远的中亚阿姆河的征程。当时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张

骞一行刚进入这个地区就被匈奴扣留，一扣就是十余年，但张骞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使命，终于找到机会，从匈

奴逃脱，西行几十天来到大宛国。大宛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宛王早就听说汉帝国的广阔富

饶，但苦于匈奴的阻碍，无法和汉通使。汉朝使者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知道张骞要出使大月氏后，他立即派

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取道邻国康居到大月氏。康居王也对张骞很友好，派人护送他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

庭。这时大月氏是由前王夫人当政，他们已经征服阿姆河南岸富饶的大夏国。大月氏人已在中亚安居乐业，不

想再和匈奴厮杀替前王报仇。张骞在大夏住了一年多，但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共攻匈奴，只得带着遗憾回国。

为了避开匈奴，张骞选择丝绸之路南道而行，打算经青海羌人部落返回长安，不幸又落入匈奴之手。一年多之

后，匈奴王去世，匈奴大乱，张骞才与胡妻和堂邑父借机逃回到长安。这就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经过，从公

元前１３９年出发，到公元前１２６年回到汉朝，历时１３年之久，出发时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张骞和甘父两个。这

次出使西域汉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３７－３８，４７－４８］。由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结盟，到公元前

１１９年，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希望与乌孙建立联盟，并派副使到达大夏、安息等地。公元前１１５年

（武帝元鼎二年），在乌孙特使的护送下，张骞回到了长安［３７，４９－５０］。

１．３　出使西域的影响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说服大月氏和汉军共同攻打匈奴，但取得许多意外的收获。他第一次向国

人详细介绍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中亚国家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介绍了这些地区不仅农业发达，盛产葡

萄、汗血马、苜蓿等，而且商业也很兴隆［３７］。张骞对中亚诸国的描述非常详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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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介绍撰写的［３５］。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的计划也无果而终，不过意外的

成果却很丰富。因为随同张骞出使的副使活动范围几乎遍及西域各国，许多国家都与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从

此开始了汉朝与西域诸国正式往来［３５，３７，４９，５１］。张骞通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

流。一方面，中国的物产与技术输入西域，如丝绸、养蚕术、漆器、铁器和冶铁术等，而另一方面西域的物产也输入

中国，如苜蓿、葡萄、胡蒜、良马等［５０］。

２　张骞引入苜蓿形象

２．１　苜蓿进入我国之始

张骞通西域为西域物产进入我国开辟了通道［５２－５３］。许多研究表明［２３，３５－３６，５２］，我国苜蓿种植始于张骞通西域

后，汉使将其种子带入中原方开始了苜蓿的种植，并以苜蓿饲马是得自张骞的报告。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

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亦有同样的记载。

韩兆琦［５４］认为，汉使将苜蓿种子引入我国是在张骞死后发生的事。

２．２　张骞引入苜蓿形象的形成

从《史记》和《汉书》等史料记载，以及张骞（？—公元前１１４年卒［５５］）出使西域的动机与目的，乃至艰难历程

看，张骞带回西域物产的可能性不大，他只是向汉武帝介绍了西域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怎么就有了张骞引入苜

蓿的概念或形象出现呢？

是谁将带回西域物产的功劳归于张骞的呢？这主要是源自于东汉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王逸（东汉，公元２５—

２２０年）［５６］。第一次将引入苜蓿的事归于张骞的是王逸。苜蓿原产于西亚，据王逸所著的《正部》记载：“张骞使

还，始得大蒜（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苜蓿［３］”。也就是说，大蒜、苜蓿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

西晋张华［４］（２３２－３００年）《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胡桃（Ｊｕｇｌａｎｓ

ｒｅｇｉａ）、蒲桃（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胡葱（Ａｌｌｉｕｍ　ａｓｃａｌｏｎｉｃｕｍ）、苜蓿等”。

西晋陆机［５］（２６１－３０３年）《与弟云书》曰：“张骞使外国１８年，得苜蓿归［３］”。

南朝梁任昉［６］《述异记》曰：“苜蓿本胡中菜也，张骞始于西戎得之”。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植物（包括苜蓿）之称为张骞引入的才渐渐多起来，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和广泛传播，

张骞引入苜蓿的概念或形象基本形成，被许多典籍所记载［２９］，并在后世的文献中被广泛征引。

３　对张骞与苜蓿关系考析

３．１　苜蓿种子由张骞引入

张骞带归苜蓿种子在正史如《史记》、《汉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就出现了张骞

带归苜蓿种子的形象。

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３］记载，“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北宋李昉［８］《太平御

览》在引用《正部》时曰：“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由此可知，在魏晋南北朝到宋代，苜蓿由张骞引入中国的概

念已经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到了明代，李时珍［９］也认可张骞是带入苜蓿种子的汉使，他在《本草纲目》曰：“苜

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李时珍是伟大的植物学家，《本草纲目》在植物学历史上地位之高是世界公认

的，因此它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此扩大了苜蓿是张骞引入中国的影响，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１２，５７－５９］。清王

先谦［６０］《汉书补注》曰，“徐松曰《齐民要术》引《陆机与弟书》曰：张骞使外国十八年，得苜蓿归。大宛传作取其实

来”。１９１９年美国学者劳费尔［１０］研究指出，中国的两种栽培植物（葡萄、苜蓿，仅此两种）都是来自大宛，并由张骞

从大宛带入中国。

我国早期的植物学家黄以仁［１４］在研究许多典籍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的苜蓿是由张骞引入的。向达［２８］在

１９２９年《苜蓿考》一文中指出，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将苜蓿引入我国，开始离宫别观旁尽种苜蓿、葡萄［６１－６４］。《辞

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６５］条目：［大宛］盛产葡萄、苜蓿，以汗血马著名。［苜蓿］汉武帝时（公元前１２６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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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国带回紫苜蓿种子。《史记·大宛列传》：“［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

始种苜蓿、蒲陶（即葡萄）肥饶地”。谢宜蓁［６６］指出，张骞通西域带回许多新奇植物，如葡萄、苜蓿、石榴等［６７］。到

目前为止苜蓿是由张骞引入我国的史实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可［６８－７２］。张平真［４５］认为，《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

的“汉使取其实归”就是指张骞出使西域，于公元前１２６年（元朔三年）从大宛国将苜蓿种子带入我国。张箭［７３］认

为，张骞通西域时将苜蓿带入汉。孙醒东［１５］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研究指出，在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大宛，

与公元前１２６年，带回许多我国没有的作物种子，其中就有苜蓿。任继周［１８］也认为，苜蓿是张骞公元前１２６年从

大宛带入我国的［７４］。西北的苜蓿是在公元前１２９年由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国［７５］。

３．２　张骞未引苜蓿种子

从上述可知，张骞引入苜蓿种子说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苜蓿种子就是由张骞

带入我国的，到目前为止仍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从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与经历和时间看，张骞不可能将苜蓿

种子带回来［７６－７７］。最早对张骞带归苜蓿种子提出怀疑的是南宋罗愿［１９］，他在《尔雅翼》中指出，“苜蓿本西域所

产，自汉武帝时始入中国。……然不言所携来使者之名”。他进一步指出 “〈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的蒲陶、胡

葱、苜蓿种尽以汉使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这就是说因为张骞在出使西域中最有名，所以就将汉使引入中国

的蒲陶、胡葱、苜蓿种子归入他名下。

石声汉［２２］认为，晋张华、陆机大概只是祖述王逸或王逸所根据的传说，而任昉的记述是错误的。夏如兵等［７８］

认为后世文献往往将早期外来作物（如葡萄、苜蓿、石榴）的引入归功于张骞，多处于臆测。石声汉［２２］研究指出，

《本草纲目》记载的苜蓿是张骞带归中国，可能是李时珍未查《西京杂记》等原文而致搞错。

我国汉代苜蓿是从西域引入是无可置疑的［２９，７９］，但是不是由张骞引入？时至今日还没有可信的史料证

实［２２，２９，８０］。苜蓿引入我国虽被《史记》和《汉书》所记载，但并未明确记载苜蓿就是张骞引入我国的，乃至以后的
《通鉴纪事本末》［８１］和《资治通鉴》［８２］也未指明苜蓿是由张骞引入中原，这些史书仅记载了苜蓿种子是由汉使带

入。柏杨［８３］指出，大宛国生产葡萄，可酿酒，又盛产苜蓿，大宛特产名马—天马，喜欢吃苜蓿。中国使节将其果实

带回来，汉武帝将其种在行宫附近，生长极为茂盛。他进一步指出葡萄、苜蓿引入中国有明文记载。高敏［８４］认

为，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要引进大宛的良马———汗血马，因其喜欢吃苜蓿，所以汉使取其实来，天子始种苜蓿于离

宫别观旁。

东汉时期的王逸是第一个将苜蓿与张骞联系起来的人［２２］，被北魏时期的贾思勰［３］在《齐民要术·种蒜第十

九》引用。侯丕勋［２３］研究指出，倘若苜蓿是由张骞带回的话，在当时尚不存在实际需要。因为，不论是张骞公元

前１２６年第一次出使西域返汉，还是公元前１１５年第二次出使西域返汉，当时大宛国的汗血马还未被引入中国，

所以这时引入苜蓿没有实际需要。阎文儒等［８５］指出，在汉代，苜蓿随良马进入我国。冯承钧［８６］认为，张骞之后，

汉使数至西域，与大宛交尤频。至纪元前１０２年时，国交破裂，汉兵逐取大宛都城，大宛国逐献其善马求其成。汉

人为饲马并输入苜蓿，并以葡桃移植于中国。

史进［４９］指出，自张骞凿通西域后，汉朝便和西域各国开始通商，由于当时正在攻伐匈奴，马匹是最重要的，西

域大宛的马非常好，被称为“天马”，所以就想得到大宛的马匹。大宛的良马多在贰师城，他们就藏起来不卖给汉

使，汉武帝就派人带千金去购买，结果大宛不打算卖马，还杀了汉使。汉武帝大怒，就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去攻打大

宛，第一次被打败，第二次不战而大宛就自动请降，献出宝马，汉军就班师回国了。据元马端临［８７］《文献通考》记

载，“大宛，……人嗜酒，马嗜苜蓿。多善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始张骞为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

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遂杀汉使。于是，太初元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则至贰师取善马，率数

万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卒存者十不过一二。帝怒其不克，使遮玉门，不许入。贰

师因留屯□敦煌。又遣贰师率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焉，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万数。天下骚然。益发戌甲卒

十八万，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张掖郡界）以卫酒泉。贰师至宛，宛人斩王母寡首，献马，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

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贵人昧蔡为王，约岁献马，遂采葡萄、苜蓿种而归”。唐译［８８］认为，张骞到达乌孙后，

就派副使分别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国家。乌孙国派出向导和翻译送张骞回国，乌孙国派出几十个使者和张

骞一起来汉朝，了解情况，并带来几十匹马，作为回报和答谢汉天子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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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谢成侠［２１］研究指出，在汉使通西域的同一时期，还由他们带回了不少中国向来没有的农产品，其中

苜蓿种子的传入和大宛马的输入在同一个时期。考证苜蓿传入的年代，史书并未确实的指出，但可能是在张骞回

国的这一年，即公元前１２６年（武帝元朔三年），如晋张华［４］《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蒲陶、胡葱、苜蓿”。但张

骞回国是艰难的，归途还被匈奴阻留了一年多，是否一定是他带回的不无疑问。或则最迟是在大宛马输入的同一

年，即公元前１０１年。我们深信汉使带回苜蓿种子，绝不是为了贡献给汉武帝的，而是为了给马匹及其他家畜获

得更好的饲料。因此，谢成侠认为苜蓿和大宛马同时进入我国，初次传入中国约在公元前１００年（公元前１０１年）

前。侯丕勋［２３］亦认为，西汉第一次伐宛战争失败后，坚持进行第二次伐宛战争，并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于太

初四年（公元前１０１年）获得汗血宝马。１９５２年，于景让［２７］指出在汉武帝时，和汗血宝马连带在一起，一同自西域

传入中国者，尚有饲料植物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紫苜蓿）。余英时［４０］亦认为，毫无疑问从西域传来的包括苜蓿和汗

血宝马等物品是在张骞之后不久传入中国的，汗血宝马和苜蓿种子被汉朝的外交使节在公元前１００年左右从大

宛带回中国。也有人认为紫苜蓿是在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１０５年）随着西域诸国的使者输入我国的［４５，８９］。

杨承时［９０］指出，我们可以从 《史记·大宛传》中对张骞通西域的经历中找出结论，第一次出使西域如此艰难，公

元前１２６年回到长安时仅剩两人，在这种情况下引进葡萄、苜蓿的可能性不大。但苜蓿是不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

域带回来的，还有待作深入考证研究。

另外，许多研究表明，苜蓿进入中国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１９４１年张荫麟［９１］在《中国史纲》中指出，张骞死

后，除他派往别国的副使陆续回汉外，汉武帝继续派使者前往西域，每年多的十几趟，少的五六趟，每一行多的几

百人，少的也百多人，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石榴等植物，成了一时的风尚。翦伯赞［９２］亦指出，苜蓿、葡萄等

来自大宛，是由张骞及其以后的政治使节或商人取其实移植汉。白寿彝［３８］认为，张骞通西域后，使我国的经济、

文化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频繁交流。汉代的铁器、丝绸、养蚕、铸铁术、造纸术等都先后进入西域。同

时，西域的良种马、植物等物产，如汗血马、苜蓿、葡萄、石榴、大蒜等陆续传到中国。潘国基［５０］指出，张骞通西域

之后，除汉朝先进的生产技术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应用外，西域盛产，如葡萄、苜蓿、良马等相继传入内地［９３］。张

骞“凿空”西域后，其间丝绸之路来往官员、商旅常年不断，从西域传来的物产有葡萄、安石榴、苜蓿等［９４］。

３．３　张骞传递苜蓿信息

布尔努瓦［９５］研究认为，张骞是汉朝在西域第一个发现汗血宝马和苜蓿的人。他指出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回来，除带来西域大宛国有一种特殊马的消息外，还为汉武帝带来了那里有一种马最爱吃的饲草的消息，这就是

苜蓿。侯丕勋［２３］亦指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宛国的最大收获就是发现了大宛国的“国宝”汗血宝马，以及

苜蓿，并将其介绍给汉武帝。有关这点，虽然史籍缺乏具体记载，但是《史记·大宛列传》曰：“大宛……有蒲陶酒。

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又曰：“俗嗜酒，马嗜苜蓿”。这些是张骞向汉武帝介绍他在大宛看到的情

况［９６］，亦是张骞第一个将大宛国的农业生产或物产的信息传入中国［３７，４１，５１］。

众所周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目的很简单，就是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因为，出使西域的第一个人是张骞，

所以从西域输入的物产后人就都归功于他。从《史记》、《汉书》等史料中可知，张骞在从西域归来时，并没有带回

其物产，而只带回了有关西域物产（如汗血马）的信息，正是获得了这些信息，汉武帝才有了索取汗血马的想法，并

派李广利率兵前往大宛索取其。两年后李广利大败大宛，获得汗血马，才有了《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宛王蝉

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葡萄）、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官馆

旁，极望焉”。由此可见，西域物产汗血马、苜蓿等引入我国的直接功劳应归于李广利的征伐［９７］。虽然张骞并不

是直接带归苜蓿种子的人，但是他带回的相关信息，为汉武帝派李广利征伐大宛奠定了基础，倘若从这方面说的

话，张骞在苜蓿等西域物产输入我国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冯惠民［３７］指出，后来汉朝使节引进的物产，如

苜蓿、葡萄和汗血宝马等无不与张骞提供的信息有关。张波［１７］认为，在汉代以前西域地区已开始种植苜蓿，张骞

西使曾见大宛以苜蓿养马，归汉后向武帝极赞大宛“天马”和美草苜蓿，才有了后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

苜蓿”。袁行霈［３５］指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后，对中亚诸国的描述非常详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介绍撰写的。刘光华［９８］亦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带回了大量有关西域

的确切信息，“骞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了上述国的情况，这

４８１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



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来源，也是关于中亚各国有关情况的最早记载。黎东方［９９］指出，将西域物产苜蓿、

葡萄等说成是由张骞引入中国并不完全与史实相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宛国有苜蓿、汗血宝马等物产的信息是

张骞传入我国的，这是不能磨灭的。

３．４　纪念张骞通西域

除上述认为，张骞为带回苜蓿的汉使，或张骞带回大宛国有苜蓿的信息，乃至苜蓿不是张骞带入的观点外，还

有一种纪念圣人的观点。李次弟［１００］认为，《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记载：“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

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蒲萄、苜蓿极望”，这段话说的

是张骞死后发生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言明汉使谓谁。由于我国固习每有功归圣人的观念，因而后人联

系此前张骞“凿空”之壮举，便归功于张骞了。虽然张骞或许不是西域物产（如苜蓿、葡萄）的输入者，但他开辟了

我国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带回许多有关西域物产的信息，《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过他曾向汉武帝作过这样的介

绍。同时，张骞凿空西域，这点对以后汉朝向西域觅取像葡萄、苜蓿、汗血宝马等物产准备了先决条件，这应当是

大家称颂他的重要原因［２２－２３，３９］。长泽和俊［１０１］指出，后世所传的西域的植物等物产是由张骞带来的说法，只不过

是始祖传说而已，在张骞派往别国的副使中，有人也带回了这些珍奇植物种子。我们应该认为，这些从西域得来

的植物都是通过张骞之后的无名使者往来逐渐带回来的，作为汉与西域的东西物质交流的开端，张骞出使西域是

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杨生民［４２］指出，由于苜蓿等植物是在张骞通西域后传来的，所以许多文献记载都把这些

植物的东传与张骞联在一起，以纪念丰功伟绩，像东汉王逸［５６］、晋张华［４］将苜蓿等西域植物东传归功于张骞也不

足为奇，后人多袭其说，才有了张骞出使西域带苜蓿归的说法。舒敏［２６］指出，后人将苜蓿、葡萄等的引入归功于

张骞是对他的一种纪念和敬佩。从史实角度出发，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除带回一些重要的信息外，似乎没带回

任何西域物产。张骞是“凿空”的第一人，他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和人类文化交流具有极高的地位。

丝绸之路不但是交通路、商路，而且是文化路。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通商贸易，更重要的是文化交

流。虽然张骞可能并不是苜蓿、葡萄的西域物产的输入者，但以发生在 “丝绸之路”的事情纪念张骞也是不为过

的。

４　小结

综上所述，关于张骞出使西域带归苜蓿种子的认识到目前还不统一，虽然“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

国”已被广泛接受，但缺乏直接的史料证实。从出使西域的背景、动机目的，乃至艰难历程和当时汉朝对苜蓿的需

求看，一方面，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不可能带回苜蓿种子；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需求下，还没有必要带苜蓿种

子回来。但第二次是否带回了苜蓿种子，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考证。在张骞带归苜蓿还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

下，将苜蓿等植物的引入归功于张骞，是人们对他的敬畏和对通西域的纪念，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并非完全符合史

实，我们应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认真辨析。尽管这样，张骞为汉朝带回了大宛国盛产苜蓿的信息是确定无疑的，

这为后来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奠定了基础。首先张骞通西域为其物产进入我国打开了大门，也

为苜蓿引进我国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张骞带回了大宛国不仅有汗血宝马，而且还有其最爱吃的饲草———苜蓿的信

息，这条信息为汉武帝后来获得汗血宝马和苜蓿提供了支撑，同时也让西汉人知道了汗血宝马和苜蓿的存在。因

此，张骞在苜蓿进入我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证张骞对我国汉代苜蓿的贡献，可知汉代苜蓿的来之不

易，对我国传统苜蓿生产向现代苜蓿产业转型的今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应更加珍惜古代苜蓿的发展成

果，并继承发扬之，将我国现代苜蓿产业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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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张华［晋］．博物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５］　陆机［晋］．陆机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６］　任昉［南朝］．述异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７］　韦绚［唐］．刘宾客嘉话录［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　李昉［北宋］．太平御览［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　李时珍［明］．本草纲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０］　劳费尔［美］．中国伊朗编［Ｍ］．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
［１１］　布尔努瓦［法］．丝绸之路［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２］　松田定久［日］．关于苜蓿的称呼考定及中国产苜蓿属的种类．植物学杂志，１９０７，２１（２５１）：１－６．
［１３］　勃基尔［英］．人的习惯与旧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Ｍ］．胡先驌，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４．
［１４］　黄以仁．苜蓿考．东方杂志，１９１１，８（１）：２６－３１．
［１５］　孙醒东．中国几种重要牧草植物正名的商榷．农业学报，１９５３，４（２）：２１０－２１９．
［１６］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７］　张波．西北农牧史［Ｍ］．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８］　任继周．草业大辞典［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９］　罗愿［宋］．尔雅翼［Ｍ］．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１．
［２０］　桑原骘藏［日］．张骞西征考［Ｍ］．杨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２１］　谢成侠．二千多年来大宛马（阿哈马）和苜蓿转入中国及其利用考．中国畜牧兽医杂志，１９５５，（３）：１０５－１０９．
［２２］　石声汉．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科学史集刊，１９６３，（４）：１６－３３．
［２３］　侯丕勋．汗血宝马研究［Ｍ］．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４］　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西域研究，１９９３，（１）：４０－４６．
［２５］　高荣．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西域研究，２００９，（２）：１－８．
［２６］　舒敏．丝绸之路断想．首都经济杂志，２００２，（１０）：５６－５７．
［２７］　于景让．汗血马与苜蓿．大陆杂志，１９５２，５（９）：２４－２５．
［２８］　向达．苜蓿考．自然界，１９２９，４（４）：３２４－３３８．
［２９］　孙启忠，柳茜，那亚，等．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草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４０－２５３．
［３０］　颜昭斐．葡萄传入内地考．考试周刊，２０１２，（８）：２６－２７．
［３１］　李婵娜．张骞得安石国榴种入汉考辨．学理论，２０１０，１０（２１）：１６４－１６６．
［３２］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Ｍ］．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３］　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农业考古，１９８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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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张仲葛．中国畜牧史料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３５］　袁行霈．中华文明之光［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６］　安作璋．西汉与西域关系史［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７９．
［３７］　冯惠民．张骞通西域［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３８］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９］　李荣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骞形象考述．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４，（２）：１００－１０３．
［４０］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１］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
［４２］　杨生民．汉武帝传［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３］　杨雪．葡萄苜蓿石榴红［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４－８－１８，第１２版．
［４４］　孙醒东．重要牧草栽培［Ｍ］．北京：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４．
［４５］　张平真．中国蔬菜名称考释［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６］　孙启忠．旱区苜蓿［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４７］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Ｍ］．北京：同心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８］　庄春波．汉武帝评传［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９］　司马迁［汉］．图解史记［Ｍ］．史进，编著．海口：海南出版公司，２００８．
［５０］　潘国基．秦汉史话（下）［Ｍ］．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１］　陈勇．国史纲要［Ｍ］．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２］　芮传明．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考．史林，１９９１，（３）：４６－５８．
［５３］　王治来．中亚通史［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４］　韩兆琦．史记全本全注全译［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５５］　司马迁［汉］．史记笺证［Ｍ］．韩兆琦，编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６］　江瀚．王逸著述考略．学术交流，２０１２，（５）：１６０－１６４．
［５７］　德空多尔［欧洲］．农艺植物考源［Ｍ］．俞德浚，蔡希陶，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５８］　天野元之助［日］．中国农业史研究［Ｍ］．东京：御茶の水书房，１９６２．
［５９］　谢弗［美］．唐代的外来文明［Ｍ］．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０］　王先谦［清］．汉书补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６１］　卜慕华．我国栽培作物来源的探讨．中国农业科学，１９８１，４：８６－９６．
［６２］　毛民．榴花西来———丝绸之路上的植物［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３］　盛诚桂．中国历代植物引种驯化梗概．植物引种驯化集刊，１９８５，４：８５－９２．
［６４］　朱橚［明］．救荒本草校注［Ｍ］．王家葵，校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５］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编辑委员会．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６６］　谢宜蓁．中国古代食蟹文化研究［Ｄ］．台北：国立中山大学，２０１２．
［６７］　董恺忱，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７］　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６９］　张永禄．汉代长安词典［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０］　余太山．西域通史［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１］　贾思勰［北魏］．齐民要术译注［Ｍ］．缪启愉，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２］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３］　张箭．汉代域外农作的引进和发展．休闲读品，２０１３，（８）：１３５－１４０．
［７４］　黄文惠．苜蓿的综述（１９７０－１９７３年）．国外畜牧科技，１９７４，（６）：１－１３．
［７５］　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北紫花苜蓿的调查与研究［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７６］　贾思勰．齐民要术［Ｍ］．石定枎，谭光万，补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７８］　夏如兵，徐暄淇．中国石榴栽培历史考述．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４（２）：８５－９７．
［７９］　孙启忠，柳茜，李峰，等．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草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５）：２０１－２１３．
［８０］　孙启忠．苜蓿经［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８１］　袁枢［南宋］．通鉴纪事本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８２］　司马光［北宋］．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８３］　柏杨．白话译本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１９８４．
［８４］　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２）：９２－１０２．
［８５］　阎文儒，陈玉龙．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８６］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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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马端临［元］．文献通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８８］　司马迁［汉］．图解史记［Ｍ］．唐译，编著．海拉尔：内蒙古出版集团，２０１３．
［８９］　樊志民．农业进程中的“拿来主义”．生命世界，２００８，（７）：３６－４１．
［９０］　杨承时．中国葡萄栽培的起始及演化．中外葡萄与葡萄酒，２００３，（４）：４－７．
［９１］　张荫麟．中国史纲［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９２］　翦伯赞．秦汉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９３］　康志祥，李毓泰．丝绸文化与丝绸之路［Ｍ］．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４］　王炽文，孙之竜．黄土高原的民俗与旅游［Ｍ］．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５］　布尔努瓦［法］．天马与龙涎—１２世纪之前丝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丝绸之路，１９９７，（３）：１１－１７．
［９６］　李锦绣，余太山．《通典》西域文献要注［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７］　许晖．植物在丝绸之路上穿行．文明，２００７，（３）：３２－５２．
［９８］　刘光华．西北通史［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９］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０］　李次弟．葡萄的中国缘．考试周刊，２０１１，（５１）：２３２－２３４．
［１０１］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Ｍ］．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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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欢迎订阅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科学》中、英文版
《中国农业科学》中、英文版是由农业部主管、中国农业科学院与中国农学会共同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登农牧业基

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论文、综述、简报等。设有作物遗传育种·种质资源·分子遗传学；耕作栽培·生理生化·农业信息技
术；植物保护；土壤肥料·节水灌溉·农业生态环境；园艺；贮藏·保鲜·加工；畜牧·兽医·资源昆虫等栏目。读者对象为国内外
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研、教学与管理人员。

《中国农业科学》中文版为半月刊，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连续多年居全国农业科技期刊最前列或前列位次。为北京大学图书
馆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连续７次遴选的核心期刊，位居《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农业综合类核心期刊表”的首位。１９９９—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２０１５年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资助。１９９９年获“首届国
家期刊奖”，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获“第二、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先后１３次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授予“百种中国
杰出学术期刊”称号；２００９年获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新中国６０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号；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荣获“第二、
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２０１３年获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科技期刊”称号；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获清华大学图书馆
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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